
  


  
    礼记注疏原目


    《礼记音义》


    此记二礼之遗阙，故名《礼记》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夫礼者，经天地，理人伦。本其所起，在天地未分之前。故《礼运》云：「夫礼必本于太一。」是天地未分之前，已有礼也。礼者，理也。其用以治，则与天地俱兴。故昭二十六年《左传》称晏子云：「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，与天地并。」但于时质略，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。若羊羔跪乳，鸿鴈飞有行列，岂由教之者哉！是三才既判，尊卑自然而有。但天地初分之后，即应有君臣治国，但年代绵逺，无文以言。案《易纬•通卦验》云：「天皇之先，与干曜合元，君有五期，辅有三名。」注云：「天之用事五行，王亦有五期。辅有三名，公、卿、大夫也。」又云：「遂皇始出，握机矩。」注云：「遂皇，谓遂人。在伏牺前，始王天下也。矩，法也。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，指天以施政教。」既云「始王天下」，是尊卑之礼起于遂皇也。持斗机以施政教者，即《礼纬•斗威仪》云：「宫主君，商主臣，角主父，征主子，羽主夫，少宫主妇，少商主政」，是法北斗而为七政。七政之立，是礼迹所兴也。郑康成《六艺论》云：「易者，阴阳之象，天地之所变化，政教之所生，自人皇初起。」人皇即遂皇也。既政教所生，初起于遂皇，则七政是也。《六艺论》又云：「遂皇之后，歴六纪九十一代，至伏牺，始作十（二）言之教。」（按：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左氏定四年传正义引虙羲作十言之教曰：干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、消、息。此疏「二」字误衍。段玉裁校本云：「二」字衍，是也。）然则伏牺之时，易道既彰，则礼事弥着。案谯周《古史考》云：「有圣人以火德王，造作鑚燧出火，教民熟食，人民大悦，号曰遂人。次有三姓，乃至伏牺，制嫁娶，以俪皮为礼，作琴瑟以为乐。」又《帝王世纪》云：燧人氏没，包牺氏代之。」以此言之，则嫁娶嘉礼，始于伏牺也。但《古史考》遂皇至于伏牺，唯经三姓。《六艺论》云「歴六纪九十一代」，其文不同，未知孰是。或于三姓而为九十一代也。案《广雅》云：一纪二十（七）〔六〕万（六）〔七〕千年。（按：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云：「七」、「六」二字误倒，段玉裁云：《礼运》正义可证也。）方叔（机）〔玑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闽、监、毛本同，惠栋校宋本「机」作「玑」。）注《六艺论》云：「六纪者，九头纪、五龙纪、摄提纪、合洛纪、连通纪、序命纪，凡六纪也。九十一代者，九头一，五龙五，摄提七十二，合洛三，连通六，序命四，凡九十一代也。」但伏牺之前及伏牺之后，年代参差，所说不一，纬侯纷纭，各相乖背，且复烦而无用。今并略之，唯据《六艺论》之文，及《帝王世纪》以为说也。案《易•系辞》云：「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。」案《帝王世纪》云：「伏牺之后女娲氏，亦风姓也。女娲氏没，「次有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连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浑沌氏、昊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阴康氏、无懐氏，凡十五代，皆袭伏牺之号。」然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。案《封禅（云）〔书〕》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闽、监、毛本同，惠栋校宋本「云」作「书」。）无懐氏在伏牺之前。今在伏牺之后，则《世纪》之文，未可信用。《世纪》又云：「神农始教天下种榖，故人号曰神农。」案《礼运》云：「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，燔黍捭豚，蒉桴而土鼓。」又《明堂位》云：「土鼓苇钥，伊耆氏之乐。」又《郊特牲》云：「伊耆氏始为蜡。」蜡即田祭，与种谷相协。土鼔苇钥，又与蒉桴土鼔相当。故熊氏云：伊耆氏即神农也。既云始诸饮食，致敬鬼神，则祭祀吉礼起于神农也。又《史记》云「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」，则有军礼也。《易•系辞》「黄帝九事」章云「古者葬诸中野」，则有凶礼也。又《论语撰考》云：「轩知地利，九牧倡教。」既有九州岛之牧，当有朝聘，是宾礼也。若然自伏牺以后至黄帝，吉凶宾军嘉，五礼始具。皇氏云：「礼有三起：礼理起于太一，礼事起于遂皇，礼名起于黄帝。」其「礼理起于太一」，其义通也。其「礼事起于遂皇，礼名起于黄帝」，其义乖也。且遂皇在伏牺之前，《礼运》「燔黍捭豚」，在伏牺之后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时？其唐尧，则《舜典》云「修五礼」。郑康成以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之礼。又云命伯夷「典朕三礼」，五礼其文，亦见经也。案《舜典》云「类于上帝」，则吉礼也；「百姓如䘮考妣」，则凶礼也；「羣后四朝」，则宾礼也；「舜征有苖」，则军礼也；「嫔于虞」，则嘉礼也。是舜时五礼具备。直云「典朕三礼」者，据事天、地与人为三礼。其实事天地，唯吉礼也，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也。案《论语》云：「殷因于夏礼」，「周因于殷礼」，则《礼记》总陈、虞、夏、商、周，则是虞、夏、商、周各有当代之礼，则夏、商亦有五礼。郑康成注《大宗伯》唯云：唐虞有三礼，至周分为五礼。不言夏、商者，但书篇散亡，夏、商之礼絶灭，无文以言。故据《周礼》有文者而言耳。武王没后，成王㓜弱，周公代之摄政，六年致太平，述文武之德而制礼也。故《洛诰》云：「考朕昭子刑，乃单文祖德。」又《礼记•明堂位》云，周公摄政六年，制礼作乐，颁度量于天下。但所制之礼，则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也。郑作序云：「礼者，体也，履也。统之于心曰体；践而行之曰履。」郑知然者，《礼器》云：「礼者，体也。」《祭义》云：「礼者，履此者也。」《礼记》既有此释，故郑依而用之。礼虽合训体、履。则周官为体，仪礼为履。故郑序又云：「然则三百三千，虽混同为礼，至于并立俱陈，则曰此经礼也，此曲礼也。或云此经文也，此威仪也。」是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有体履之别也。所以《周礼》为体者，周礼是立治之本，统之心体，以齐正于物，故为体。贺玚云：「其体有二：一是物体，言万物贵贱，髙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。二曰：礼体，言圣人制法，体此万物，使髙下贵贱，各得其宜也。」其《仪礼》但明体之所行，践履之事物，虽万体皆同一履，履无两义也。于周之礼，其文大备，故《论语》云「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」也。然周既礼道大用，何以《老子》云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礼者，忠信之薄，道德之华，争愚之始。」故先师凖纬侯之文，以为三皇行道，五帝行德，三王行仁，五霸行义。若失义而后礼，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？所以不同者，《老子》盛言道德质素之事、无为静黙之教，故云此也。礼为浮薄而施，所以抑浮薄，故云「忠信之薄」。且圣人之王天下，道德仁义及礼，并藴于心，但量时设教，道德仁义及礼，须用则行，岂可三皇五帝之时，全无仁义礼也？殷周之时，全无道德也？《老子》意有所主，不可据之以难经也。既《周礼》为体，其《周礼》见于经籍而名异者，见有七处。按《孝经说》云「经礼三百」，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云：闽、监、毛本同，惠栋校宋本「经礼」作「礼经」。）一也；《礼器》云「经礼三百」，二也；《中庸》云「礼仪三百」，三也；《春秋说》云「礼经三百」，四也。《礼说》云「有正经三百」，五也；《周官外题》谓「为《周礼》」，六也；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云「周官经六篇」，七也。七者皆云三百，故知俱是《周官》。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。其《仪礼》之别，亦有七处，而有五名。一则《孝经说》、《春秋》及《中庸》并云「威仪三千」，二则《礼器》云「曲礼三千」，三则《礼说》云「动仪三千」，四则谓「为《仪礼》」，五则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谓《仪礼》为「古礼经」。凡此七处五名，称谓并承三百之下，故知即《仪礼》也。所以三千者，其履行《周官》五礼之别，其事委曲，条数繁广，故有三千也。非谓篇有三千，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。或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云：闽、监、毛本同，惠栋校宋本「或」作「故」。）一篇一卷，则有数条之事。今行于世者，唯十七篇而已。故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云：「汉初，髙堂生传《礼》十七篇」是也。至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得古《礼》五十六篇，献王献之。又《六艺论》云：「后得孔子壁中古文《礼》，凡五十六篇。其十七篇与髙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。其十七篇外，则逸礼是也。」《周礼》为本，圣人体之；仪礼为末，贤人履之。故郑序云：「体之谓圣，履之为贤」是也。既《周礼》为本，则重者在前，故宗伯序五礼，以吉礼为上，《仪礼》为末，则轻者在前，故《仪礼》先冠、昏，后䘮、祭。故郑序云：「二者或施而上，或循而下。」其《周礼》，《六艺论》云：「《周官》壁中所得六篇。」《汉书》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，得《周官》有五篇，失其《冬官》一篇，乃购千金不得，取《考工记》以补其阙。《汉书》云得五篇，《六艺论》云得其六篇。其文不同，未知孰是。其《礼记》之作，出自孔氏。但正《礼》残缺，无复能明，故范武子不识殽烝。赵鞅及鲁君谓《仪》为《礼》至。孔子没后，七十二〔子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有「子」字，此本「子」字脱，闽、监、毛本同。卫氏《集说》亦作七十二子之徒。）之徒共撰所闻，以为此《记》。或録旧礼之义，或录变礼所由，或兼记体履，或杂序得失，故编而录之，以为《记》也。《中庸》是子思伋所作，《缁衣》公孙尼子所撰。郑康成云：《月令》，吕不韦所修。卢植云：《王制》，谓汉文时博士所录。其余众篇，皆如此例。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。其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是《礼记》之书。自汉以后，各有传授。郑君《六艺论》云：「按《汉书•艺文志》《儒林传》云，传礼者十三家，唯髙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、戴圣名在也。」又案《儒林传》云：「汉兴，髙堂生传《礼》十七篇，而鲁徐生善为容。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。瑕邱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。孟卿，东海人，事萧奋以授戴德、戴圣。」《六艺论》云「五传弟子」者，熊氏云：「则髙堂生、萧奋、孟卿、后仓、及戴德、戴圣为五也」。此所传皆《仪礼》也。《六艺论》云：「今礼行于世者，戴德、戴圣之学也」。又云：「戴德传《记》八十五篇」，则《大戴礼》是也；「戴圣传《礼》四十九篇」，则此《礼记》是也。《儒林传》云：「大戴授琅邪徐氏，小戴授梁人桥仁，字季卿；杨荣，字子孙。仁为大鸿胪，家世传业。」其《周官》者，始皇深恶之。至孝武帝时，始开献书之路，既出于山岩屋壁，复入秘府。五家之儒，莫得见焉。至孝成时，通人刘歆校理秘书，始得列序，着于录略。为众儒排弃，歆独识之，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。河南缑氏、杜子春，永平时初能通其读，郑众、贾逵往受业焉。其后马融、郑玄之等，各有传授，不复繁言也。


    曲礼上第一音义：


    本或作《曲礼》。上者，后人加也，《檀弓》、《杂记》放此。《曲礼》者，是《仪礼》之旧名，委曲说礼之事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曲礼》者，以其篇记五礼之事。祭祀之说，吉礼也；䘮荒去国之说，凶礼也；致贡朝㑹之说，宾礼也；兵车旌鸿之说，军礼也；事长敬老、执贽纳女之说，嘉礼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制度》。」案郑此说，则此《曲礼》篇中有含五礼之义，是以经云「祷祠祭祀」之说，当吉礼也。「送䘮不由径」，「岁凶，年榖不登」，又云「大夫士去国」，如此之类，是䘮荒去国之说，当凶礼也。「五官致贡曰享」，「天子当宁而立曰朝」，「相见于郄地曰㑹」，如此之类，是致贡朝㑹之说，当宾礼也。「兵车不式」，「前有水，则载青旌」，如此之类，是兵车旌鸿之说，当军礼也。「侍坐于长者」，「故君子式黄发」，「妇人之贽，椇榛枣栗」，「纳女于天子」，如此之类，是事长敬老、执贽纳女之说，当嘉礼也。必知执贽当妇人之贽者，以其《士相见》。郑《目录》以士执贽为宾礼故也。此篇既含五礼，故其篇名为《曲礼》。《曲礼》之与《仪礼》，其事是一，以其屈曲行事，则曰《曲礼》；见于威仪，则曰《仪礼》。但曲之与仪相对。《周礼》统心为号，若总而言之，则《周礼》亦有曲名。故《艺文志》云：「帝王为政，世有损益，至周曲为之防，事为之制，故曰，经礼三百，威仪三千。」是二礼互而相通，皆有曲称也。云「上」者，对下生名。本以语多，简䇿重大，分为上下，更无义也。第一者，《小尔雅》云：「第，次也。」吕靖云：「一者，数之始。」《礼记》者，一部之大名；《曲礼》者，当篇之小目。既题《曲礼》于上，故着《礼记》于下，以配注耳。郑氏者，姓郑名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髙密县人。前汉仆射郑崇八世之孙也。后汉征为大司农，年七十四乃卒。然郑亦附卢、马之本而为之注。注者，即解书之名。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。传谓传述为义，或亲承圣㫖，或师儒相传，故云传。今谓之注者，谦也。不敢传授，直注己意而已。若然，则传之与注，各出己情。皇氏以为自汉以前为传，自汉以后为注。然王肃在郑之后，何以亦谓之传？其义非也。


    


    曲礼下第二音义：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义与前篇同，简䇿重多，分为上下。


    


    檀弓上第三音义：


    檀弓，鲁人。檀，大丹反，姓也。弓，名。以其善于礼，故以名篇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檀弓者，以其记人善于礼，故着姓名以显之。姓檀，名弓。今山阳有檀氏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此檀弓在六国之时，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国时人。此篇载仲梁子，故知也。按子游讥司宼惠子废适立庶。又檀弓亦讥仲子舍适孙而立庶子。其事同，不以子游名篇，而以檀弓为首者，子游是孔门习礼之人，未足可嘉。檀弓非是门徒而能逹礼，故善之以为篇目。


    


    檀弓下第四音义：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义同前篇，以简䇿繁多，故分为上下二卷。


    


    王制第五音义：


    王如字。徐于况反。〔卢云：「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。」〕（阮刻十三经注疏有此句，而四库全书本无。）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王制》者，以其记先王班爵、授禄、祭祀、飬老之法度。此于《别录》属制度。」《王制》之作，盖在秦汉之际。知者，案下文云「有正听之」，郑云：「汉有正，平承秦所置」。又有「古者以周尺」之言，「今以周尺」之语，则知是周亡之后也。秦昭王亡周，故郑答临硕云：「孟子当赧王之际，《王制》之作，复在其后。」卢植云：「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《王制》之书。」


    月令第六音义：


    此是《吕氏春秋•十二纪》之首，后人删合为此记。蔡伯喈、王肃云：周公所作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月令》者，以其纪（按：阮刻《礼记注疏》纪作记）十二月政之所行也。本《吕氏春秋•十二月纪》之首章也，以礼家好事抄合之，后人因题之名曰《礼记》。言周公所作，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明堂阴阳记》。」此卷所出，解者不同。今且申郑㫖释之。按吕不韦集诸儒所（按，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同，闽、监、毛本「士」误「所」，卫氏《集说》同。窃以为不必改「所」为「士」，下文有「不韦集诸儒所作」一句，与此同，且不害其义，当以不改为是。）着为《十二月纪》，合十余万言，名为《吕氏春秋》。篇首皆有《月令》，与此文同，是一证也。又周无大尉，唯秦官有大尉，而此《月令》云「乃命大尉」，此是官名不合周法，二证也。又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，而《月令》云「为来岁受朔日」，即是九月为岁终，十月为（受）〔授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同，卫氏《集说》同，，闽、监、毛本「授」误「受」）朔。此是时不合周法，三证也。又周有六冕，郊天迎气则用大裘，乗玉辂，建太常日月之章，而《月令》服饰车旗并依时色，此是事不合周法，四证也。故郑云：「其中官名时事，多不合周法。」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，〔二〕（按，脱「二」字，据《秦始皇本纪》增。）十六年并天下，然后以十月为岁首，岁首用十月时，不韦已死〔十〕（按，脱「十」字，据《秦始皇本纪》增。且阮刻《礼记注疏》云：不韦已死十五年。）五年，而不韦不得以十月为正。又云《周书》先有《月令》，何得云不韦所造？又秦并天下立郡，何得云诸侯？又秦以好兵杀害，毒被天下，何能布德施惠，春不兴兵？既如此不同，郑必谓不韦作者，以《吕氏春秋•十二月纪》正与此同，不过三五字别，且不韦集诸儒所作，为一代大典，亦采择善言之事，遵立旧章，但秦自不能依行，何怪不韦所作也？又秦为水位，其来已久。（案）〔秦〕（按，阮刻《礼记注疏》：案作秦。）文公获黒龙以为水瑞，何怪未平天下前，不以十月为岁首乎？故郑以《月令》为不韦所作。《月令》者，包天地阴阳之事。然天地有上下之形，阴阳有生成之理，日月有运行之度，星辰有次舍之常。今既赞释其文，不得不略言其趣。案《老子》云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」《易》云：「易有（太）〔大〕（按，太当作大，阮刻《礼记注疏》太作大，下文亦言大极。）极，是生两仪。」《礼运》云：「礼必本于大一，分而为天地。」《易干凿度》云：「（太极）〔大易〕（按，太极当作大易，下文亦言大易）者未见其气；大初者气之始；大始者形之始；大素者质之始。」此四者同论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。《老子》云「道生一」，道与大易，自然虚无之气，无象不可以形求，不可以类取，强名曰道，强谓之大易也。「道生一」者，一则混元之气，与大初、大始、大素同，又与《易》之大极，《礼》之大一，其义不殊，皆为气形之始也。「一生二」者，谓混元之气，分为二，二则天地也。与《易》之两仪，又与《礼》之「大一分而为天地」同也。「二生三」者，谓参之以人，为三才也。「三生万物」者，谓天地人既定，万物偹生其间，分为天地，说有多家，形状之殊，凡有六等：一曰盖天，文见《周髀》，如盖在上；二曰浑天，形如弹丸，地在其中，天包其外，犹如鸡卵白之绕黄。杨雄、桓谭、张衡、蔡邕、陆绩、王肃、郑玄之徒并所依用；三曰宣夜，旧说云殷代之制，其形体事义，无所出以言之；四曰昕天，昕读为轩。言天北髙南下，若车之轩，是吴时姚信所说；五曰穹天，云穹隆在上，虞氏所说，不知其名也；六曰安天，是晋时虞喜所论。郑（按，阮刻《礼记注疏》无郑字，乃误脱，当以是为正。下文亦云「郑注考灵耀」。）注《考灵耀》用浑天之法，今《礼记》是郑氏所注，当用郑义，以浑天为说。按郑注《考灵耀》云：「天者纯阳，清明无形，圣人则之，制璇玑玉衡以度其象。」如郑此言，则天是大虚，本无形体，但指诸星运转以为天耳。但诸星之转，从东而西，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，星复旧处。星既左转，日则右行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，至旧星之处，即以一日之行而为一度，计二十八宿一周天，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是天之一周之数也。天如弹丸，围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按《考灵耀》云：「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，周天百七万一千里者，是天圆周之里数也。以围三径一言之，则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，此为二十八宿周回直径之数也。然二十八宿之外，上下东西，各有万五千里，是为四游之极，谓之四表。据四表之内，并星宿内，总有三十八万七千里。然则天之中央，上下正半之处，则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，地在其中，是地去天之数也。」郑注《考灵耀》云：地盖厚三万里。春分之时，地正当中。自此地渐渐而下，至夏至之时，地下逰万五千里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。夏至之后，地渐渐向上，至秋分，地正当天之中央。自此地渐渐而上，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。自冬至后，地渐渐而下，此是地之升降于三万里之中。但浑天之体，虽绕于地，地则中央正平，天则北髙南下。北极髙于地三十六度，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。然则北极之下三十六度，常见不没。南极之上三十六度，常没不见。南极去北极，一百二十一度余，若逐曲计之，则一百八十一度余。若以南北中半言之，谓之赤道。去南极九十一度余，去北极亦九十一度余，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。赤道之北二十四度，为夏至之日道，去北极六十七度也。赤道之南二十四度，为冬至之日道，去南极亦六十七度。」地有升降，星辰有四游。又郑注《考灵耀》云：「天旁行四表之中，冬南夏北，春西秋东，皆薄四表而止。地亦升降于天之中，冬至而下，夏至而上，二至上下，盖极地厚也。地与星辰，俱有四游升降。四逰者，自立春，地与星辰西逰。春分西游之极，地虽西极，升降正中，从此渐渐而东，至春末复正。自立夏之后北游，夏至北游之极，地则升降极下，至夏季复正。立秋之后东游，秋分东游之极，地则升降正中，至秋季复正。立冬之后南游，冬至南游之极，地则升降极上，冬季复正。」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义也。星辰亦随地升降，故郑注《考灵耀》云：「夏日道，上与四表平，下去东井十二度，为三万里，则是夏至之日。上极万五千里，星辰下极万五千里，故夏至之日，下至东井三万里也。」日有九道，故《考灵耀》云：「万世不失九道谋。」郑注引《河图帝览嬉》云：黄道一，青道二出黄道东，赤道二出黄道南，白道二出黄道西，黒道二出黄道北。日春东从青道，夏南从赤道，秋西从白道，冬北从黒道，立春，星辰西游，日则东游。春分，星辰西游之极，日东游之极，日与星辰相去三万里。夏则星辰北游，日则南游；夏至星辰北游之极，日南游之极，日与星辰相去三万里。以此推之，秋冬放此可知。计夏至之日，日在井星，正当嵩髙之上，以其南游之极，故在嵩髙之南万五千里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。于时日又上极，星辰下极，故曰下去东井三万里也。」然郑四游之极，元出《周髀》之文，但日与星辰四游相反，春分日在娄，则娄星极西，日体在娄星之东，去娄三万里。以度言之，十二度也。则日没之时，去昏中之星，近校十度。旦时日极于东，去旦中之星，逺校十度。若秋分日在角，则角星极东，日体在角星之西，去角三万里。则日没之时，去昏中之星，逺校十度。旦时日极于西去，旦中之星，近校十度。此皆歴乖违，于数不合，郑无指解，其事有疑。但《礼》是郑学，故共（按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云：惠栋校宋本作具，卫氏《集说》同。此本「具」误「其」，闽、监、毛本同。窃以为共与具义同，且「共」与「其」字形相近，或当从「共」字。）言之耳，贤者裁焉。但二十八宿从东而左行，日从西而右行一度，逆沿二十八宿。案《汉书•律歴志》云：冬至之时，日在牵牛初度。春分之时，日在娄四度。夏至之时，日在东井三十一度。秋分之时，日在角十度。若日在东井，则〔昼〕（按，脱「昼」字）极长，八尺之表，尺五寸之景。若春分在娄，秋分在角，昼夜等，八尺之表，七尺五寸之景。冬至日在斗，则昼极短，八尺之表，一丈三尺之景。一丈三尺之中，去其一尺五寸，则余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，是冬夏往来之景也。凡于地千里而差一寸，则夏至去冬至，体渐南渐下，相去一十万五千里。」又《考灵耀》云：「正月假上八万里，假下一十万四千里。」所以有假上假下者，郑注《考灵耀》之意，以天去地十九万三千五百里，正月雨水之时，日在上假于天八万里，下至地一十一万三千五百里。夏至之时，日上极与天表平也。后日渐向下，故郑注《考灵耀》云：「夏至日与表平，冬至之时，日下至于地八万里，上至于天，十一万三千五百里也。」委曲俱（具）〔见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作见，卫氏《集说》同。此本「见」误「其」，闽本同。监、毛本「见」作「具」。）《考灵耀注》。凡二十八宿及诸星，皆循天左行，一日一夜一周天。一周天之外，更行一度，计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。日月五星则右行，日一日一度，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，此相通之数也。今歴象之说，则月一日至扵四日行最疾，日行十四度余；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，日行十（二）〔三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作「三」，卫氏《集说》同。此本「三」误「二」，闽、监、毛本同。）度余；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则迟，日行十二度余；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，日行十三度余；自二十四日至于晦行又最疾，日行一十四度余，此是月行之大率也。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，至二十九日强半，月及于日，与日相㑹，乃为一月。故《考灵耀》云：「九百四十分为一日，二十九日与四百九十九分为月，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，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。月及于日，计九百四十分，则四百七十为半。今四百九十九分，是过半二十九分也。」但月是阴精，日为阳精，故《周髀》云：‘日犹火，月犹水，火则外光，水则含景。’故月光生于日所照，魄生于日所蔽，当日则光盈，就日则明尽。京房云：「月与星辰，阴者也，有形无光，日照之乃有光。先师以为日似弹丸，月似镜体。或以为月亦似弹丸，日照处则明，不照处则闇。」案《律歴志》云：二十八宿之度：「角一十二度，亢九，氐十五，房五，心五，尾十八，箕十一，东方七十五度。斗二十六，牛八，女十二，虚十，危十七，营室十六，壁九，北方九十八度。奎十六，娄十二，胃十四，昴十一，毕十六，觜二，参九，西方八十度。井三十三，鬼四，栁十五，星七，张十八，翼十八，轸十七，南方一百一十二度。」丑为星纪，初斗十二度，终婺女七度。子为玄枵，初婺女八度，终于危十五度。亥为娵訾，初危十六，终于奎四度。戍为降娄，初奎五度，终于胃六度。酉为大梁，初胃七度，终于毕十一度。申为实沈，初毕十二度，终于井十五度。未为鹑首，初井十六度，终于栁八度。午为鹑火，初栁九度，终〔于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有「于」字，卫氏《集说》同。此本「于」脱，闽、监、毛本同。）张十六度。巳为鹑尾，初张十八度，终于轸十一度。辰为寿星，初轸十二度，终扵氐四度。卯为大火，初氐五度，终扵尾九度。寅为析木，初尾十度，终于斗十一度。五星者，东方岁星，南方荧惑，西方太白，北方辰星，中央镇星。其行之迟速，俱在《律歴志》，不更烦说。《春秋说题辞》云：「天之为言颠也。」《说文》云：「天，顚也。」刘熙《释名》云：「〔天〕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惠栋校宋本有「天」字，此本「天」字阙，闽、监、毛本同。）显也」又云：「坦也。」「地，底也，其体底下（戴）〔载〕（按，当作载，此传抄之误。）万物。」又云：「地，谛也。五土所生，莫不信谛。」《元命包》云：「日之为言实也。月，阙也。」刘熈《释名》云：「日，实也。大明盛实。月，阙也。满则阙也。」《说题辞》云：「星，精阳之荣也。阳精为日，日分为星，故其字日下生也。」《释名》云：「星，散也。布散于天。」又云：「阴，䕃


    


    曽子问第七音义：


    曾子，孔子弟子曽参也。以其所问多明于礼，故着姓名以显之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为曾子问者，以其记所问多明于礼，故着姓名以显之。曾子孔子弟子曾参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䘮服》。」


    


    文王世子第八音义:


    文王，周文王昌也。郑云：「以其善为世子之礼」，故着谥号标篇，言可法也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文王世子》者，以其记文王为世子时之法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世子法》。」此篇之内凡有五节，从「文王之为世子」下，终「文王之为世子也」为第一节，论文王、武王为世子之礼，下之事上之法。从「凡学世子」至「周公践阼」为第二节，论在上教下，说庠序，释奠先圣先师，飬老东序，并明三王教世子，又更论周公践阼，抗世子法于伯禽之事。自「庶子之正于公族」至「不翦其类」为第三节，明庶子正理，族人燕饮，及刑罚之事，殊于异姓，又更覆说殊于异姓之义。自「天子视学」至「典于学」为第四节，论天子视学飬三老五更，并明公侯伯子男反归飬老于国。自「世子之记」以终篇末为第五节，以其文王为世子圣人之法，非凡人所行，故更明寻常世子法，各随文解之。


    


    礼运第九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几阴阳转旋之道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目录云：名曰礼运者，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几阴阳转旋之道。此于别录属通论，不以子游为篇目者，以曾子问篇之类，既烦杂不可以一理目篇。子游所问，唯论礼之运转之争，故以礼运为标目耳。


    


    礼器第十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礼，使人成器。孔子谓子贡瑚琏之器是也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「名为礼器者，以其记礼」，使人成器之义也。故孔子谓子贡汝器也，曰何器也，曰瑚琏也。此于别录属制度。


    


    郊特牲第十一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祭天用骍犊之义也。郊者祭天之名，用一牛，故曰特牲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郊特牲者，以其记郊天用骍犊之义。」此于别录属祭祀。


    


    内则第十二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约内则者，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。」　此于别录属子法，以闺门之内仪轨可则，故曰内则。


    


    玉藻第十三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服冕之事也。冕之旒 以藻紃贯玉为饰，因以名之。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玉藻者，以其记服冕之事也。冕之旒以藻紃为之贯玉为饰。」此于别录属通论。


    


    明堂位第十四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「以其记诸侯朝周公于明堂所陈列之位。」


    疏　《正义》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明堂〔位〕》（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》：闽、监、毛本同，卫氏《集说》「堂」下有「位」字。）者，以其记诸侯朝周公于明堂之时，所陈列之位也。在国之阳，其制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。凡室二筵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明堂阴阳》。」案《异义》，今《戴礼说•盛德记》曰：「明堂者，自古有之。凡九室，室四戸八牖，共三十六戸，七十二牖。以茅盖屋，上圆下方，所以朝诸侯。其外有水，名曰辟廱。」《明堂月令说》：「明堂髙三丈，东西九仭，南北七筵，上圆下方，四堂十二室，室四戸八牖，其宫方三百歩，在近郊三十里。」讲学大夫淳于登说云：「明堂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。丙巳之地，就阳位，上圆下方，八窻四闼，布政之宫，故称明堂。明堂，貌盛。周公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五精之神，大微之庭。中有五帝坐位。」古《周礼》、《孝经》说：「明堂，文王之庙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。盖之以茅。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，以昭事上帝。」许君谨案：「今礼古礼，各以羑说，无明文以知之。」郑驳之云：「《戴礼》所云，虽出《盛德》篇，云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，似秦相吕不韦作《春秋》时说者，盖非古制也。四堂十二室，字误。本书云九堂十二室。淳于登之言，取义于《孝经•援神契》，说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曰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窻四闼，布政之宫，在国之阳。帝者，谛也。象上可承五精之神。五精之神，实在大微，在辰为巳，是以登云然。今汉立明堂于丙巳，由此为之。」如郑此言，用淳于登之说。此《别录》所云，依《考工记》之文。然先代诸儒各为所说不一，故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：「明堂者，天子大庙，所以祭祀。夏后氏世室，殷人重屋，周人明堂，飨功飬老，教学选士，皆在其中。」故言取正室之貌，则曰大庙；取其正室，则曰大室；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；取其四时之学，则曰大学；取其圆水，则曰辟廱，虽名别而实同。郑必以为各异者，袁准《正论》：「明堂、宗庙、大学，礼之本物也。事义不同，各有所为，而世之论者，合以为一体，取《诗》《书》放逸之文，经典相似之语，推而致之。考之人情，失之逺矣。宗庙之中，人所致敬，幽隐清净，鬼神所居，而使众学处焉，飨射其中，人鬼慢黩，死生交错，囚俘截耳，疮痍流血，以干鬼神，非其理也。茅茨采椽，至质之物，建日月，乘玉路，以处其中，非其类也。夫宗庙，鬼神所居，祭天而于人鬼之室，非其处也。王者五门，宗庙在一门之内，若射在于庙，而张三侯。又辟廱在内，人物众多，殆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。」如准之所论，是郑不同之意。然《考工记》：「明堂，南北七筵，每室二筵。」则南北三室，居六筵，室外南北，惟有一筵，宗庙搂寝，制如明堂。既殡在路寝室外，得容殡者，路寝虽制似明堂，其饰不敢踰庙，其实寛大矣。故《多士》传云：「天子堂广九雉，三分其广，以二为内，五分其内，以一为髙。东房、西房、北堂各三雉。」是其阔得容殡也。或可殡在中央土室之前，近西，在金室之东，不必要在堂檐之下。


    


    丧服小记第十五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丧服之小义。


    疏　 正义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「《丧服小记》者，以其记丧服之小义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。


    


    大传第十六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祖宗人亲之大义，故以《大传》为篇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大传》者，以其记祖宗人亲之大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录》。」


    


    少仪第十七音义：


    少，诗照反。少犹小也。郑云：以其记相见及荐羞之小威仪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少仪》者，以其记相见及荐羞之少威仪，少犹小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制度》。」


    


    学记第十八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学记》者，以其记人学教之义。」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学记》者，以其记人学教之义，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


    


    乐记第十九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名《乐记》者，以其记乐之义。」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乐记》者，以其记乐之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乐记》。」盖十一篇合为一篇，谓有《乐本》、有《乐论》、有《乐施》、有《乐言》、有《乐礼》、有《乐情》、有《乐化》、有《乐象》、有《宾牟贾》、有《师乙》、有《魏文侯》。今虽合此，略有分焉。案《艺文志》云：「黄帝以下至三代，各有当代之乐名。孔子曰：『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也。』周衰礼坏，其乐尤微，以音律为节，又为郑、卫所乱，故无遗法矣。汉兴，制氏以雅乐声律，世为乐官，颇能记其铿鎗鼓舞而巳，不能言其义理。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好博古，与诸生等共采《周官》及诸子云乐事者，以作《乐记》事也。其内史丞王度传之，以授常山王禹，成帝时，为谒者数言其义，献二十四卷《乐记》。刘向校书，得《乐记》二十三篇，与禹不同，其道浸以益微。」故刘向所校二十三篇，着于《别录》。今《乐记》所断取十一篇，余有十二篇，其名犹在。三十四卷，记无所录也。其十二篇之名，案《别录》十一篇，余次《奏乐》第十二，《乐器》第十三，《乐作》第十四，《意始》第十五，《乐穆》第十六，《说律》第十七，《季札》第十八，《乐道》第十九，《乐义》第二十，《昭本》第二十一，《招颂》第二十二，《窦公》第二十三是也。案《别录》：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《乐记》第十九。则《乐记》十一篇入《礼记》也，在刘向前矣。至刘向为《别录》时，更载所入《乐记》十一篇，又载余十二篇，总为二十三篇也。其二十三篇之目，今总存焉。


    


    杂记第二十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杂记》者，以其杂记诸侯及士之丧事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杂记》者，以其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，分为上下，义与《曲礼》、《檀弓》分别不殊也。」


    杂记下第二十一音义


    （缺）


    丧大记第二十二音义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人君以下始死、小敛、大敛、殡葬之大事，故以《大记》为名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丧大记》者，以其记人君以下始死、小敛、大敛、殡葬之事，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。」《丧大记》者，刘元云「记谓之大者，言其委曲、详备、繁多，故云大」。


    


    祭法第二十三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祭法》者，以其记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，此于《别录》属《祭祀》。」


    


    祭义第二十四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名祭义者，以其及斋戒荐羞之义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目录云：名曰祭义者，以其记祭祀斋戒荐羞之义也。此于别录属祭祀。


    


    祭统第二十五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统，犹本也，以其记祭祀之本，故名祭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祭统》者，以其记祭祀之本也。统，犹本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祭祀》。」


    


    经解第二十六音义：


    郑云《经解》者，以其记六艺政教得失。解，音隹买反，徐胡卖反，一音蟹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经解》者，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，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


    


    哀公问第二十七音义：


    鲁哀公也。郑云：善其问礼，着谥以显之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录目》云：「名曰《哀公问》者，善其问礼，着谥显之也，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但此篇哀公所问，凡有二事，一者问礼，二者问政。问礼在前，问政在后。


    


   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善其不倦，燕居犹使三子侍，言及于礼。着其字，言可法也。退朝而处曰燕居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仲尼燕居》者，善其不倦，燕居犹使三子侍之，言及于礼。着其字，言事可法。退朝而处曰燕居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，子张、子贡，言游三子侍侧，孔子为说礼事，各依文解之。


    


   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音义：


    闲音闲。郑云：名《孔子闲居》者，善其倦而不亵，犹使一子侍，为之说《诗》。着其氏，言可法也。退燕避人曰闲居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孔子闲居》者，善其无倦而不亵，犹使一弟子侍，为之说《诗》。着其氏，言可法也。退燕避人曰闲居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


    


    坊记第三十音义：


    坊音防，徐扶访反。经文皆同。郑云：名《坊记》者，以其记六艺之义，所以坊人之失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《坊记》者，以其记六艺之义，所以坊人之失者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


    


    中庸第三十一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。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孙子思作之，以昭明圣祖之德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中庸》者，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。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，以昭明圣祖之德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


    


    表记第三十二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君子之德，见于仪表者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按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表记》者，以其记君子之德，见于仪表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


    


    缁衣第三十三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善其好贤者之厚，故述其所称之《诗》以为其名也。《缁衣》，郑诗，美武公也。刘献云：公孙尼子所作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缁衣》者，善其好贤者，厚也。《缁衣》，郑诗也。其诗曰：『缁衣之宜兮，敝予又改为兮。适子之馆兮，还予授子之粲兮。』粲，餐也。设餐以授之，爱之欲饮食之。言缁衣之贤者，居朝廷，宜其服也。我欲就为改制其衣，反欲与之新衣，厚之而无已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


    


    奔丧第三十四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奔丧》者，居于他邦，闻丧奔归之礼，实《曲礼》之正篇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奔丧》者，以其居他国，闻丧奔归之礼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之礼》矣，实逸《曲礼》之正篇也。汉兴后得古文，而礼家又贪其说，因合于《礼记》耳。奔丧礼司凶礼也。」郑云「逸礼」者，《汉书．艺文志》云：「汉兴，始于鲁淹中得古《礼》五十七篇。其十七篇与今《仪礼》正同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，谓之逸《礼》。其《投壶礼》亦此类也。」又《六艺论》云：「汉兴，高堂生得《礼》十七篇。后孔子壁中得古文《礼》五十七篇。其十七篇与前同，而字多异。」以此言之，则此《奔丧礼》十七篇外，既谓之逸，何以下文郑注又引逸《奔丧礼》，似此《奔丧礼》外更有逸《礼》者，但此《奔丧礼》对十七篇为逸《礼》，内录入于《记》，其不入于《记》者，又比此为逸也。故二逸不同，其实祇是一篇也。此《奔丧》一篇，兼天子、诸侯，然以士为主，故郑下文注云：「未成服者，素委貌。」是士之所服，故知「以士为主」也。


    


    问丧第三十五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问丧》者，善其问以知居丧之礼所由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问丧》者，以其记善问居丧之礼所由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也。


    


    服丧第三十六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服问》者，善其问以知有服而遭丧所变易之节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服问》者，以其善问，以知有服而遭丧所变易之节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也。」


    


    间传第三十七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名《间传》者，以其记丧服之间轻重所宜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间传》者，以其记丧服之间轻重所宜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。


    


    三年问第三十八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名《三年问》者，善其以知丧服年月所由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三年问》者，善其问以知丧服年月所由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丧服》。


    


    深衣第三十九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深衣之制也。名曰《深衣》者，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。有表则谓之中衣，以素纯则曰长衣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深衣》者，以其记深衣之制也。深衣，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。素纯曰长衣，有表则谓之中衣。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。《诗》云：『素衣朱襮。』《玉藻》曰：『以帛里布，非礼也。』士祭以朝服，中衣以布明矣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制度》。」郑云「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」者，谓天子大夫以其四命，与公之孤同爵弁自祭，故「中衣用素」。云「士祭以朝服，中衣以布」者，亦谓天子之士与诸侯大夫同。案《少牢》：诸侯大夫祭以朝服。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。朝服用布，故「中衣以布」。其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，玄端则朝服之衣，但其裳异耳，中衣亦用布也。案《诗》云：「素衣朱襮。」晋人欲荐桓叔，桓叔、大夫、得用素衣者，国人以国君之礼待之，故欲荐素衣也。其长衣、中衣及深衣，其制度同。《玉藻》云「长、中继揜尺」，若深衣，则缘而已，下云「缘广寸半」。凡深衣皆用诸侯大夫士夕时所著之服，故《玉藻》云：「朝玄端，夕深衣。」庶人吉服亦深衣，皆着之在表也。其中衣在朝服、祭服、丧服之下。知丧服亦有中衣者，《檀弓》云：「练衣黄里。」注云「练中衣，以黄为内」是也。但丧服中衣不得「继揜尺」也。故《丧服传》云：「带缘各视其冠。」注云：「缘如深衣之缘。」是丧服中衣用深衣，则深衣缘之以采，故下云「具父母、大父母衣纯以缋以青」之属也。唯孤子深衣，纯以素，但以缘而已，不与长衣同。其吉服中衣，亦以采缘。其诸侯得绡黼为领，丹朱为缘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绡黼丹朱中衣，大夫之僣礼。」则知大夫、士不用绡黼丹朱，但用采纯而已矣，无文以明之。其长衣以素缘，知者，若以采缘，则与吉服中衣同，故知以素缘也。若以布缘，则曰「麻衣」。知用布缘者，以其称麻衣故知也。其丧服之中衣，其纯用布，视冠布之粗细，至葬可以用素缘也。练则用縓也。其《诗》之麻衣，则以此别。彼谓吉服之衣也。所以此称深衣者，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，此深衣衣裳相连，被体深邃，故谓之「深衣」。


    


    投壶第四十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投壶》者，主人与客燕饮，讲论才艺之礼也。《别录》属《吉礼》，亦实《曲礼》之正篇也。皇云：与射为类，宜属嘉礼。』或云『宜属旁若无人礼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投壶》者，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，讲论才艺之礼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礼》，亦实《曲礼》之正篇。」是《投壶》与射为类。此于五礼皆属嘉礼也。或云：「宜属宾礼。」


    


    儒行第四十一音义：


    行音下孟反。郑云：以其记有道德之所行。儒之言优也，和也。言能安人、能服人也。此注云：《儒行》之作，盖孔子自卫初反鲁之时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儒行》者，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。儒之言优也，柔也。能安人、能服人。又儒者，濡也，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案下文云儒有「过失，可微辨而不可面数」，搏猛引重，不程勇力，此皆刚猛得为儒者。但《儒行》不同，或以逊让为儒，或以刚为儒，其与人交接常能优柔，故以「儒」表名。


    


    大学第四十二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通论》。」此《大学》之篇，论学成之事，能治其国，章明其德于天下，却本明德所由，先从诚意为始。


    


    冠义第四十三音义：


    冠音古乱反。郑云：名《冠义》者，以其记冠礼成人之义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冠义》者，以其记冠礼成人之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事》。」但冠义起早晚，书传既无正文。案《略说》称「周公对成王云『古人冒而句领』」，注云：「古人，谓三皇时，以冒覆头，句领绕颈。」至黄帝时，则有冕也。故《世本》云「黄帝造火食旒冕」，是冕起于黄帝也。但黄帝以前，则以羽皮为之冠；黄帝以后，乃用布帛。其冠之年，即天子、诸侯十二而冠，故襄九年《左传》云：「国君十五而生子，冠而生子，礼也。」又云「一星终也」。是十二年岁星一终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，尚有兄伯邑考。《金縢》云：「王与大夫尽弁。」时成王十五而着弁，则成王已冠矣。是天子十二而冠，与诸侯同。又《祭法》云：「王下祭殇五。」若不早冠，何因下祭五等之殇？大夫冠之年几无文。案《丧服》「大夫为昆弟之长殇」，大夫既为昆弟长殇，则不二十始冠也。其士则二十而冠也，《曲礼》云「二十曰弱冠」是也。其天子之子亦早冠，所以祭殇有五。其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，故下《檀弓》云「君之适长殇，及大夫之适长殇」是也。


    


    昏义第四十四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昏义》者，以其记娶妻之义，内教之所由成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昏义》者，以其记娶妻之义，内教之所由成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事》也。」谓之「昏」者，案郑《昏礼目录》云：「娶妻之礼，以昏为期，因名焉。」必以「昏」者，取其阴来阳往之义。日入后二刻半为昏。以定称之，婿曰昏，妻曰姻，故《经解》注云「婿曰昏，妻曰姻」是也。谓婿以昏时而来，妻则因之而去也。若婿之与妻之属，名婿之亲属名之曰姻，女之亲属名之为昏，故郑注《昏礼》云「女氏称昏，婿氏称姻」。《尔雅》「婿之父为姻，妇之父为婿」，又云「婿之党为姻兄弟，妇之党为婚兄弟」是也。其天地初分之后，遂皇之时，则有夫妇。故《通卦验》云「遂皇始出，握机矩」，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。《礼纬．斗威仪》之篇，七政，则君臣父子夫妇及政等。既称夫妇，是始自遂皇也。谯周云「太昊制嫁娶，俪皮为礼」，是俪皮起于太昊也。其媒官之义，具于《月令》疏。《孟子》云「舜不告而娶」，是娶告父母，亦起于五帝也。其五帝以前为昏，不限同姓异姓。三王以来，文家异姓为昏，质家同姓为昏。其昏之年几，案《异义》：《大戴》说：男三十、女二十有昏娶，合为五十，应大衍之数，目天子达于庶人，同一也。故《春秋左氏》说，「国君十五而生子，礼也」；二十而嫁，三十而娶，庶人礼也。礼，夫为妇之长殇，长殇十九至十六，知夫年十四、十五，见《士昏礼》也。许君谨案：舜三十不娶，谓之鳏；文王十五而生武王，尚有兄伯邑考，知人君早、娶，不可以年三十，非重继嗣也。若郑意，依正礼，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后娶。及礼云「夫为妇长殇」者，关异代也。或有早娶者，非正法矣。天子、诸侯昏礼则早矣。如《左氏》所释，《毛诗》所用《家语》之说，以男二十而冠，女十五而笄，自此以后，可以嫁娶，至男三十，女二十，是正昏姻之时，与家语异也。


    


   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乡饮酒义》者，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，尊贤养老之义也。《别录》属《吉礼》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乡饮酒义》者，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，尊贤养老之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事》。」《仪礼》有其事，此《记》释其义也。但此篇前后凡有四事，一则三年宾贤能，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，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，四则党正蜡祭饮酒。总而言之，皆谓之「乡饮酒」。知此篇合有四事者，以郑注「乡人」、「乡大夫」，又云「士，州长、党正」。郑又云：「饮国中贤者，亦用此礼也。」郑必知此篇乡大夫宾贤能，及饮国中贤者，并州长、党正者，以此经云乡人即乡大夫士，则州长、党正。又云：「君子，谓卿大夫饮国中贤者。」下又云：「六十者坐，五十者立侍。」亦是党正饮酒之事。下又云「合诸乡射」是亦州长习射之礼。郑以此参之，故知此篇兼有四事。乡则三年一饮，射则一年再饮，党则一年一饮也。所以然者，天子六乡，诸侯三乡，卿二乡，大夫一乡，各有乡大夫。而乡有乡学，取致仕在乡之中大夫为父师，致仕之士为少师，在于学中，名为乡先生，教于乡中之人，谓「乡学」。每年入学，三年业成，必升于君。若天子乡则升学士于天子，若诸侯之乡则升学士于诸侯。凡升之必用正月也。将用升之，先为饮酒之礼。乡大夫与乡先生谋事，学生最贤使为宾，次者为介，又次者为众宾。此乡大夫为主人，与之饮酒而后升之。故《周礼．乡大夫职》云：「三年则大比，考其德行道艺，而兴贤者能者。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，与其众寡，以礼礼宾之。」郑云：「贤者，有德行者。能者，有道艺者。」故郑云：「古者年七十而致仕，老于乡里，大夫名曰父师，士名少师，而教学焉。」恒知乡人之贤者，是以大夫就而谋之，贤者以为宾，其次以为介，又其次为众宾，而与之饮酒，是亦将献之，以礼礼宾之也。若「州一年再饮」者，是春秋习射，因而饮之，以州长为主人也。若「党一年一饮」者，是岁十二月，国于大蜡祭，而党中于学饮酒，「子贡观蜡」是也。亦党正为主人也。此乡饮酒之义，说《仪礼．乡饮酒》也。但《仪礼》所据，是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之礼，故郑《仪礼．乡饮酒目录》云「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将献贤者于君，以礼宾，与之饮酒」是也。郑必知「诸侯乡大夫」者，以《乡饮酒礼》云：「磬阶间缩溜。」注云：「大夫而特县，方宾乡人之贤者，从士礼也。」若天子之大夫特县，则钟、磬并有。今唯云「磬」，故知诸侯之乡大夫也。若诸侯之州长则士也，故《仪礼．乡射》是诸侯「州长」，经称「鹿中」，《记》云「士则鹿中」，明非诸侯之乡大夫为之也。


    


    射义第四十六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《射义》者，以其记燕射、大射之礼，观德行取其士之义也。《别录》属《吉礼》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射义》者，以其记燕射、大射之礼，观德行取于士之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事》。」案此篇中有《乡射》，又云「不失正鹄，正则宾射。」然则乡射、宾射俱有之矣。今《目录》唯云「燕射、大射」者，但此篇广说天子、诸侯大射、燕射之义，不专于乡射、宾射，故郑《目录》特举「大射、燕射」。其射之所起，起自黄帝，故《易．系辞》黄帝以下九事章云：「古者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。弧、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」又《世本》云：「挥作弓，夷牟作矢。」注云：「挥、夷牟，黄帝臣。」是弓矢起于黄帝矣。《虞书》云「侯以明之」是射侯见于尧、舜，夏、殷无文，周则具矣。


    


    燕义第四十七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名《燕义》者，以记君与臣燕饮之礼，上下相报之义也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燕义》者，以其记君臣燕饮之礼，上下相尊之义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事》。」案《仪礼目录》云：「诸侯无事，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，与群臣燕饮以乐之。」勤劳，谓征伐、聘问。《诗》曰「吉甫燕喜」，是也。臣有王事之劳亦燕之，故《燕礼记》云「若有王事」是也。


    


    聘义第四十八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名《聘义》者，以其记诸侯之国交相聘问，重礼轻财之义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聘义》者，以其记诸侯之国交相聘问之礼，重礼轻财之义也。此于《别录》属《吉事》。」此《聘义》释《仪礼．聘礼》之义。但《仪礼．聘礼》者，谓大聘使卿，故经云「及竟张旃」，旃是孤卿所建也。《聘礼》谓侯伯之卿，故经云：「上介奉束锦，士介四人，皆奉玉锦。」介凡五人，故知侯伯之卿。此《聘义》所释，包五等之卿，故此经云「上公七介，侯伯五介，子男三介」，皆谓其卿也。


    


   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音义：


    郑云：以其记丧服之制，取其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也。《别录》属《丧礼》。


    疏　正义曰：案郑《目录》云：「名曰《丧服四制》者，以其记丧服之制，取于仁、义、礼、知也。此于《别录》旧说属《丧服》。」郑云「旧说」，案《别录》无「丧服四制」之文，唯旧说称此丧服之篇属《丧服》。然以上诸篇，每篇言「义」，此不云「丧义」，而云「丧服四制」者，但以上诸篇皆记《仪礼》当篇之义，故每篇言「义」也。此则记者别记丧服之四制，非记《仪礼．丧服》之篇，故不云「丧服之义」也。


    

  

